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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廖君、强晓玲

正月十五，央视元宵节晚会上，医生
胡明的一段视频让亿万观众在这个团圆
的夜晚感动落泪。

那时武汉抗击疫情刚刚开始，媒体
直播时，一个突然打进的电话让胡明紧
张地转过身去，情绪有些失控。原来，是
同行、好友向他发来求救信号，“情况很
不好，准备插管了”，对方是武汉另外一
家医院 ICU 的主任，在连日救治重症患
者后被感染，病情危重，但仍意识清醒。

镜头里，蓬乱湿漉的头发，口罩压痕
的面容，在布满雾气的眼镜下，胡明肿胀
泛白的手指紧紧按压住眼窝。那时，他刚
刚抢救完病人，同样是疲惫极了，强撑着
不想让眼泪落下……

“好友倒下了，病人还得继续
救……”从元旦至今，一直吃住在医院的
武汉市肺科医院 ICU主任胡明，已经连
轴工作了 50 多天，近千小时，他说，“疫
情没结束，我们不能退！”

“患者被我们拉了回来”

“强度太大了，这一个多月做的量比
一年还多，每天只能休息 2 到 3 个小时，
脱下防护服，人就像水里捞出来的。”正
月的武汉，阴湿寒冷。ICU 病房里，胡明
身着短袖，浑身上下湿漉漉的。

从 1 月初开始，他就一直待在医院，
每天睡觉的值班室，与病房仅一墙之隔。

武汉疫情暴发后，武汉市肺科医院
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
一。胡明和 ICU 团队第一时间投入到紧
急救治急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当中，没
日没夜地与病毒抢速度争时间，在最危
险的第一线，成功抢救了不少重症患者。

“早上八九点钟进入病房，大概下午
3 点多钟才能出来。最忙的时候，根本没
有时间出来休息，顶多吃个饭再进去。”
由于工作量比以前增加几十倍，加之身
着笨重的防护服，仅接诊一名 ECMO 病
人，至少就需要六七名医护人员才能完
成一次换床单的规范流程。

2003 年曾接诊过 SARS 患者，后
来又处理过 H7N9 等疫情，46 岁的胡

明，有着丰富的 ICU 临床经验。2015
年，医院组建 ICU，他被任命为主任。疫
情暴发后，他心里清楚，此次发病人数
多，暴发人群广，“跟当年 SARS 不太一
样，很多情况我们都是第一次遇到。”

ICU 团队收治的都是急危重症患
者，被感染几率非常大，为了保护年轻医
护人员，胡明总是将最大的危险留给了自
己。由于担心患者气管插管的体液、血液
引发感染，几乎所有的气管插管、纤支镜
都由胡明和另外一名医生亲自操作。

他说，“气管插管、纤支镜需要快速
完成，技术要求高，更何况如今带着两层
甚至三层手套操作，关乎病人的生命，肯
定是我们先上，年轻人放在后面。”

尽管冲锋在前，但胡明并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国家级专家教授一直就在身
边，让人感动，心里更踏实。”

1 月 22 日，一名患者情况危急，由
于人手、设备等问题，胡明紧急向武汉大
学附属中南医院急诊科主任夏剑求助，
正忙于危重抢救的夏剑教授二话没说，
派来了中南医院的 ECMO 专家沈俊前
来支援。胡明清楚地记得，从晚上 10 点
进入 ICU，到凌晨 1 点浑身大汗走出病
房，“患者终于被我们拉了回来。”

回忆那晚，胡明笑称，自己从腊月二
十八忙到二十九，“晚上送沈俊教授出
去，很长时间才等到的士。”

正是那天，武汉开始“封城”。ICU
里连续两起危重急救，都发生在深夜。

正在武汉开展工作的北京协和医院
ICU主任杜斌，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副院长邱海波开完国家级会议后，晚
上 10 点赶到 ICU。抢救持续到凌晨，直
到病人体征平稳，两位专家才走出病房。
等随后收场完毕的胡明赶出来时，两人
早已离开。胡明说，“连声感谢还没来得
及说，他们可都是顶级的专家啊。”

为了支援胡明团队，邱海波从江苏
扬州调来了自己的学生、苏北人民医院
ICU 主任郑瑞强。由于“封城”，郑瑞强
乘高铁在距武汉市区 60 公里的汉川下
车，几经周折，多次换乘汽车驶往武汉。

大年三十，当两名 ICU主任结束抢
救工作走出病房，已是晚上八九点钟，郑

瑞强才想起自己在武汉的起居饮食还没
有着落。胡明说，“郑瑞强教授是来的最
快最早的援助医生之一。”

大年初二，北京朝阳医院的副院长
童朝晖派来了北京朝阳医院 ICU 的李
绪言教授。

“这些国家顶级的大专家是心疼我人
手不够，更是心疼病人，想尽办法增援我
们。”胡明说，“经过一次次与死神抢夺患
者的战斗，看着他们一点点好转，从 ICU
转入普通病房，作为重症医学大夫，是很
有成就感的。”

“能上一线的都是战士”

ICU 里，胡明是医疗教学科研“一
把抓”的“老大”，更是平日里不厌其烦的
“叨神”。每次查房，胡明都要向团队里的
年轻人讲清楚每个病例涉及的知识点，
他总说，“每一个病人都是一部医学史，
看病就要看到极致。”

1 月 28 日，当得知好友武汉东西湖
人民医院 ICU主任袁海涛被确诊感染，
病情加重，一时情绪失控、泣不成声的

“老大”让年轻医生们看得心酸。
作为专业医生，胡明心里清楚朋友

的“准备插管了”，是危急到什么程度。疫
情发生后，每天涌进医院的大批病人，
“他们跟平时接触的病人都不太一样”。
他说，新冠肺炎跟以前的 SARS、禽流感
不同，以往重症病人都是昏迷状态，而这
次，到后期，患者从指标看已很危险，但
意识依然清醒，“这时病人会求救，时间
会很短，一旦错过就很难……”

那一刻，朋友的电话让他揪心，“那是
一个战壕的战友啊，战友倒下，必须救。”

在胡明的协助下，袁海涛很快被安
置到武汉市肺科医院 ICU 二病区，经过
胡明与其他几位专家的调整治疗，袁海
涛逃过一劫。“他很幸运，第二天就退了
烧。”听说这几天袁海涛已经康复，准备
返回医院开始工作时，他笑道，“没有时
间管他了。”

疫情发生以来，ICU 里 8 名医护人
员，4 个人工肺，8 台呼吸机连轴转。“收
进来的重症患者都是大抢救，各种因素，
常常病人的血氧已经低于 30%，再耽误

就很麻烦。”
疫情初期，一直守在医院的胡明，接

到最多的电话就是朋友同事的求助。那
一刻，他才知道疫情的严重。“那段时间，
武汉处在矛盾当中，病人集中爆增，医疗
资源跟不上，没有更多的床位收治病人，
很替大家担心，我们是医生，心里最清
楚，一旦生病摧毁的是一个家庭。”

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有太
多医生因为身在一线被感染，还有很多
战友同事的母亲病了，丈夫病了，妻子病
了……但大家都还坚守在一线。胡明说，
“那怎么办，病人还要继续救啊！”

这个特殊时期，胡明所领导的年轻
ICU 团队中，“有的医生才工作半年，但
大家都义无反顾地坚守在一线。疫情面
前，每个人都在成长。”

有医生推迟了婚期，一个多月未曾
与未婚夫谋面；有奶爸护理干脆住在医
院，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一岁的孩子；还有
一批“ 90 后”护士，没有一个叫苦叫累，
每天穿着笨重防护服，帮病人翻身、输
液，体力消耗非常大，一趟下来，除了喝
水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

“这个时候，能顶在一线抗击疫情的
医护人员，都是战士。”胡明说，“我们每天
接触重症人群，传染性非常大。作为医生，
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去救助病人。”

“去照一张全家福”

如今，除了两名专家，医院还被增援
了几名医生。与病房一墙之隔的值班室，
因为防护安全已经不让继续住了，尽管
步行 10 分钟就可以回家，因为担心耽误
ICU 抢救，他依然选择搬到 7 层刚刚辟
出的新病区，“暂时还没有收病人，只要
让住，就先住这儿吧。”

“你在干嘛呢，儿子？”
“我在吃饭。”
“想不想爸爸？”
“想，心里想。”
除夕夜，胡明同妻子跟儿子的视频

通话时间并不长，因为救人一直在继续。
爱人王洁是护士长，两人同在一个医院，
疫情发生后，王洁值守发热门诊。1 月
24 日晚的通话，10 岁的儿子已经有半

个多月没有见到爸爸了。最近的一次
还是“小年”夜那天晚上，他回家与妻
子、儿子一块吃了顿饭，半个小时的时
间。随后便匆匆赶到医院，又抢救了一
名危重病人。

“我很想跟儿子说一声抱歉……”
胡明说，平日下班回到家里已经很晚，
跟儿子只是打个照面，聊上两句。夫妻
二人更是很少能同时在家休息，这么
多年，自己也只陪儿子度过了一个除
夕夜。

同在一线，王洁总会抽时间到
ICU 给胡明送些吃的，科室门口匆匆
一见，有时一天也见不了一面。

10 岁的儿子由爷爷奶奶照管，
“父母 70 多岁了，挺支持我们的，从来
没有跟我们说过家里的困难，也不知
道这些天，他们是怎么过的。”

“几连降”让大家看到了希望，胡
明却跟团队说，“真正的战斗从现在才
开始打响。”

他说，疫情到了攻坚时刻，剩下的
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如今患者基数大，假如按照 10%
的重症患者比例，5 万名重症就是
5000 人，急危重症至少 30% ，就是
1500 人。“那是 1500 条人命啊，能够
救下来的能有多少？”他说，“能让更多
的重症患者保住生命，恢复健康，能够
回归到社会，这是 ICU 大夫必须考虑
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天妻子跟他商量，等疫情结束
了去照一张全家福，“我想想，得拍，因
为家里的确一直没有全家福。”

记得 2016 年春节前夕，医院征集
夫妻档职工照片，胡明夫妇俩翻遍手
机都没能找到一张一家人的合影。他
说，“武汉疫情，每个死亡数字背后都
是一个家庭，我们家应该拍个全家福，
至少一个都不少吧。”

“等到春暖花开时，也希望能看到
更多的武汉家庭能够开开心心地去拍
全家福，创伤总是会有的，应该留个纪
念。十年二十年后，回头再看，什么都
不是困难了，因为我们这么困难的事
情都挺过来了。”

正月十五，央视元宵节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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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医院的武汉市肺科医院

ICU 主任胡明，已经连轴工作了

50 多天，近千小时，他说，“疫情

没结束，我们不能退！”▲胡明在 ICU 工作。 胡冬冬摄

新华社武汉 2
月 2 3 日电（记者
侯文坤）22 日晚 9
时许，不远处“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
的霓虹灯光，揉进
车内昏暗的光束
里，映在涂盛锦和
曹珊脸上，让这个
夜晚显得不是那
么冷。

这是这对医
护夫妻将要在车
上度过的第 29 个
晚上。

和往常一样，
涂盛锦在前排副
驾斜躺着 ，翻着
书，曹珊在后排半
卧着，盯着手机，
时不时两人就把
头 凑 一 块 聊 上
几句。

今年 44 岁的
涂盛锦是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南六楼重症隔离病区副主任
医师，40 岁的曹珊是南二楼病区护士。

首批 7 名“不明肺炎患者”转入金银
潭医院后的第二天，涂盛锦就参与到了
救治工作中。后来，病区越开越多，曹珊
从 1 月 7 日也投入到了这场战“疫”。

同一栋楼，但俩人白天各自忙各自，
没时间见面，11 岁的儿子完全交给了家
中的老人。

“家在武汉南湖边，隔着长江，开车
要 40 分钟。”曹珊说，平时都是涂盛锦开
车，一起上下班。

疫情暴发后，医院成为抗“疫”前线，
涂盛锦所在的重症病区上下班没准点。
曹珊说，有次俩人下班匆匆忙忙回到家，
丈夫车都没下，又要赶回医院继续上班，
“第二天一早又来家里接我上班，那样他
太辛苦。”

1 月 23 日，武汉关闭出城交通，不
久市内公共交通停运，全院医护和工作
人员不能回家的太多，加上前来支援的
医疗队，单位宿舍爆满，酒店房间也吃
紧。夫妻俩决定把机会让给其他同事，
“在车上睡几次也习惯了。”

正月初一那天开始，这辆陪伴 8 年
的爱车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买车时特意挑了一款后备厢大的，
想着以后有机会自驾露营。”曹珊笑了
起来。

“我个不高，前座也还塞得下。她睡
后排，为了方便她伸开腿脚，塞了纸箱把
后排空隙填起来，还有爱心人士捐的暖
宝宝。”涂盛锦对眼前的“居住环境”还蛮
知足。

这些天，医院又协调出一些附近的
酒店房间，可两人反而有点舍不得这个
“小家”。

“房间是有，但酒店到医院开车都得
10 多分钟。遇到抢救的，那是按秒算，有
这时间就可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
来！”涂盛锦还是决定在车上过夜，而且
基本不脱外套，就盖个被子，“现在是吃
饭、睡觉都要抓紧时间的时候，能省多少
时间是多少。”

“病房里一个电话，他比谁都跑得快。”
曹珊说，知道涂盛锦放心不下病人，她也留
下来陪丈夫，“我一个人睡不着，我不在旁
边，他也睡不安稳。”

白天 4 层楼的距离，对涂盛锦和曹
珊来说可望而不可即。每天车上说说话，
俩人已经很满足。

平日里，涂盛锦不怎么爱说话，但在
车上这会，总喜欢凑着曹珊聊天。

曹珊说，没了生活上的琐事，就聊聊
科室里的工作，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涂盛锦偷偷告诉记者，曹珊一晚上
大概要翻身 10 次左右，“我都数着呢。她
一有动静，我都能感觉到，动一下就回头
看她一眼，被子有没有掉了，腿有没有放
好。”

深夜，武汉的风依旧凛冽。
“以后回想起来，应该是挺浪漫的一

件事吧。”涂盛锦放下手里的书，扭头盯
着已相识近 20 年的曹珊说道。

小车里，有点挤，有点呼噜声，余下
的，是关于“疫”时的别样陪伴。

早晨 6 点半，是夫妻俩下车的时间，
他们又将开始新一天的战“疫”。

为
省
十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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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医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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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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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 2 月 22 日晚，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内，涂盛锦（左）和曹珊在车内聊天。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据新华社武汉 2 月 23 日电（记者
贾启龙、黎云）2 月 2 日，陆军党委给
除夕夜紧急驰援武汉的 6 名医疗队员
记功。其中，宋彩萍荣立二等功。

宋彩萍是陆军军医大学援鄂医疗
队队员。她说：“军人，就该在战‘疫’时
打冲锋。”

接到出征武汉的命令时，宋彩萍
正组织护士逐个病房查房。这一次，她
奉命带领从新桥医院抽组的 48 名队
员加入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奔赴抗
击新冠病毒疫情第一线。

30 年的军旅生涯，她先后 6 次参
加海上、高原卫勤任务，4 次参加国际
医疗救助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卫勤和
烈性传染病防护经验。

除夕，从临危受命到整装待发，仅
有短短 4 个小时，宋彩萍来不及吃一
口摆上桌的年夜饭。临别时，16 岁的
儿子用双臂紧紧地把宋彩萍搂在
怀里。

飞机降落后，宋彩萍就开始紧张

忙碌起来，清点人员、卸载物资、职责分
工……战友们入睡了，她还在谋划着第
2 天的工作。

“发热门诊如何设置”“病人怎么科学
收治”“防护物资能坚持多久”……宋彩萍
一项项梳理，一项项研究，直到天亮。

抵达武汉后，宋彩萍平均每天睡眠不
足 4小时。“她像是个‘永动机’，一忙起来
就顾不上吃饭睡觉。”战友们这样评价。

每天，宋彩萍的“脑子不停转，电话
不停响”。病房里，从静脉穿刺到标本采
集，从气管插管到喂饭服药，她常在现
场给年轻护士主动示范；病床边，倡导
“温度化”护理理念的她，又常与老年患
者拉家常……

进病区前，有人担忧“污染区、半污染
区和清洁区的医护人员不能相互串场，信
息如何传递”。2 小时后，宋彩萍就用 10
部新手机作答：“每个区各置几部手机，通
过微信传递指令。”

护目镜污染后如何洗消，教科书上
没有提及。怎么洗、洗多久、如何晾……

一个个问号要想拉直，必须亲自逐一
实验，方知真伪。

接手金银潭医院病区后，宋彩萍
担负着将普通病房改成传染病用房的
重任。为了让区域划分和进出路线设
计更加科学合理，她一趟一趟走，一遍
一遍改，小小一张图纸，她反复修改了
10 余遍，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琢磨，每
一个环节都细致谨慎。

靠着严谨细致、科学务实的作风，
宋彩萍带着战友用了不到一天时间，
就完成了整个病区的改造，为第一时
间收治患者赢得宝贵时间，也为医务
人员筑牢一道安全防线。

为了避免忙中出错，宋彩萍将防
护流程按步骤拍成照片，贴在各区域
的更衣间内，要求队员严格按照标准
化步骤穿脱防护用具。在队员眼里，宋
彩萍是位暖心姐姐，可一旦发现违规
操作，她则毫不留情面。

“我必须对每个战友的生命高度
负责。”宋彩萍说。

宋彩萍：战“疫”，军人就该打冲锋

“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疫后他要拍张全家福
为抢救危重患者元旦以来未下火线——武汉肺科医院 ICU 主任胡明战“疫”记

张颖惠：一句再见，胜过万语千言
据新华社武汉 2 月 22 日电（记者

刘扬涛、马晓媛）来武汉抗疫的半个多
月里，重症护理专家张颖惠听过许多
声“麻烦了”，也收到过不止一封感谢
信，而令她印象最深的，却是出院病人
临走时的那句“再见”。

2 月 19 日，张颖惠和同事送走了
病区的第二位出院患者，这位曾住在
1 号病床的老人在离开前得知老伴去
世的消息，张颖惠安慰她：“生命宝贵，
你要好好活下去。”老人忍住悲伤，坚
定地回答：“放心，我一定会的。再见！”

这一声“再见”背后的付出，或许
只有经历过一线抗疫的医务人员才能
真正理解。

张颖惠接到支援湖北的“出征令”
是在 2 月 2 日凌晨，作为“山西省卫健
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组”专
家，她刚刚结束了为期 3天的全省疫情
防控督导工作。匆匆赶回家的张颖惠得
知她所在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紧
急组建队伍支援湖北的消息，毅然请
战，当天就踏上了飞往武汉的航班。

张颖惠与山西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的“战友”们所前往的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是武汉的重症救治定点医院，
她临危受命，被委任为医疗队 100人护

理团队的队长，这让她深感责任重大。
防治疫情就是与时间赛跑。2 月 2

日到达武汉的当晚，张颖惠马不停蹄地
安排部署护理工作、组织人员进行防护
培训，一直到 3 日凌晨两点半，她还在

设计排班表，安排人员分组搭配。3 日
一早，她就带领队员进入隔离病房，正
式投入战“疫”一线。

这样的紧张节奏成了往后 20 天
里张颖惠的日常工作状态。“白天要巡
视病房，分析每位患者的情况。晚上要
开汇报会，还要编制护理团队的各种
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我晚上从没在
一点之前睡过觉。”她说。

虽然工作辛苦，但张颖惠却从不
抱怨，“看到病人一天天好转，就是对
我最大的安慰和鼓舞。”

让张颖惠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
患者在她和同事的悉心照料下开始好
转，在他们负责护理的 50 名重症病人
中，目前已有两人顺利出院，6-8 人符
合出院条件，正在办理离院手续。

送别治愈的患者，成了张颖惠每
天最期盼的事。“一句再见，胜过万语
千言。”她说，这样的道别没有离愁，只
有对活着的喜悦，对生命的珍视，对爱
与付出的感怀。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张颖惠在面
对越来越多的送别时，心里总会想象
这样一个场景：“待到战‘疫’胜利后，
我们或许会在欣赏漫天樱花雨的路
上，再度相遇。”

▲山西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护理队队长张颖惠在进入隔离病房前

（2 月 19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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